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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路遥文学创作中的陕北农民文化因子
李改玲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小学

摘　要：本文主要从地域文化和伦理道德两个方面分析路遥文学创作中的陕北农民文化因子。具体分为黄土高

原上的农耕文化，传统道德下的宗族文化，爱情叙事中的浪漫文化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物质和心灵依附的黄土

文化和封建小农经济的农民意识两个方面。第二部分主要表现以血缘为纽带的亲情美、以地缘为群体的乡情美和宗

族制度下的祖先崇拜三个方面。第三部分是分析路遥小说对传统“才子佳人”和“负心郎”爱情模式的继承、发展

以及浪漫表达中的诗意文化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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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土高原上的农耕文化

路遥的故乡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的中心区域。黄土高

原的沟壑纵横地貌造成了农民的生存条件的艰苦和地理

环境上的闭塞，不可避免地决定了其自耕农业社会性

质，文化上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陕北农耕文化。农耕文

化决定了陕北农民的生存方式——扎根于土地上，祖祖

辈辈劳作在土地才会有幸福的果实，才可以享受丰收的

喜悦。这种生存方式一方面使农民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眷

恋，从土地中获得生活的希望；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农民

的人生视野，他们可以仅仅满足于大好的农业收成，形

成自给自足、固执保守、目光狭隘的封建小农意识。路

遥自小生长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正如他自己所说：正

是那贫瘠而又充满营养的土地和憨厚而又充满智慧的人

民养育了我!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更没有我的作品!

因此路遥用他的笔描写黄土高原上的农民对土地的依

附，吟唱土地的宽厚和博大，表现其作品特有的农耕文

化色彩。

（一）物质和心灵依附的黄土文化

在路遥的作品中，农耕文化依赖的载体是土地，但

是土地的含义不仅仅指以农村为生存空间，以农业为经

济方式的传统农业文明，还包括了山川、黄河、窑洞、

树木等一系列的乡村意象所构成的乡村文化内涵以及对

一切包容的博爱精神存在的土地象征意蕴。在《姐姐》

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父亲一手牵着出走的女儿，一手

牵着儿子，穿过田野，向村子走去，一边走，一边喃喃

自语……好雪啊，这可真是一场好雪……明年地里要长

出好庄稼来的，咱们的光景也就会好过……噢，这土地

是不会嫌弃我们的……”姐姐的恋人因为身份的变化抛

弃了农民身份的姐姐时，以父亲为象征意义的土地挽救

了想要结束生命的姐姐，展现了它对世间万物的博爱和

包容。古老的农耕文化下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土地

有一种割不断的思念，更何况是生长在农村，受到土地

的鼓舞和激励的路遥，无论他身处何处，他的文学创作

都回荡着对土地的依恋和崇拜之情。

（二）封建小农经济下的农民意识

由于陕北偏僻的地理位置，原始的农耕经济使得陕

北的农民和外界的交流很少，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

的文化圈。这样的文化环境使得农民的性格也较为保

守，有着浓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封建思想。作为陕北农

村作家的路遥，他的心灵世界仍然驻留在那美丽淳朴的

乡村，始终关注着农村的变化和农民的生存。但也限制

了他的文学创作空间的范围和创作理念。作为乡土之子

的农民作家，他不能容忍背叛乡土的行为，倾向于从道

德价值评价的角度塑造农民形象，对人物的形象设置过

于完美化和单一化。短篇小说《风雪腊梅》中的冯玉琴

最终回到了日夜思念的乡村，离开了给她留下伤痛的城

市。《人生》中的高加林含着泪，伤痕累累地回归到土

地上，接受德顺爷爷象征的“土地”的拥抱和宽慰。

《平凡的世界》中双水村的普通百姓对外面的世界有着

无比的渴望，却又感到一种惧怕，只有生活在自己的土

地上才会心安和幸福。这种固步自封的思想观念阻碍了

个体的生命发展和农村的进步，是农耕文化对农民的精

神枷锁。从表层上分析，这些传达出土地的包容性和人

物对故乡的依恋性，然而进一步思考，难道只有生活在

农村，才可以使农民得到精神上的救赎，实现人生的理

想吗？显而易见，这是路遥本人的乡土情结的表征，是

对城市文明的排斥和对传统文明的眷恋。

二、传统道德下的宗族文化

中国的文化的根基是家族观念。“家”是一个模糊

不清的概念，它既可以指小门户的“家庭”，也可以指

大范围的“国家”。中国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分别是

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基本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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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三种便是家族关系。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下的

家庭本位观是以“仁”为核心道德理念，以此辐射出

仁、义、礼、智、信的基本道德准则。路遥所生活的陕

北大地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几千年来因循着

“仁以爱人”的道德规范。路遥在文学创作之时，遵循

着“文以载道”的伦理道德规范，自觉地继承了孔子的

“仁爱”思想。在中国的农村大地上，血缘是维系一个

家庭的基本纽带，以血缘扩展的地缘关系，是一个乡土

社会的基本群体。陕北的农民文化渗透在传统伦理道德

的“家庭本位观”中，体现在朴素的亲情美、乡情美和

宗族文化，这些又构成了路遥小说中的真、善、美的文

化氛围，凝聚起中华儿女的社会责任心和民族自豪感。

（一）以血缘为纽带的亲情美

孔子的“仁爱”思想渗透在路遥笔下的农民身上，

在他们遭遇生活困难和个体精神苦恼时，家人的体贴、

理解、帮助便化为一剂良药，抚慰心灵的伤痛，彰显出

最基本的人伦美。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伦理以及在此滋

养下形成的家庭温情，为路遥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动力。《平凡的世界》中，孙玉厚一家便是传统的家庭

伦理关系的典型代表。孙玉厚，他的一生都在为这个家

庭付出，是值得尊敬的兄长和父亲，他的人生的意义就

是儿女的幸福价值所在。作为长子的孙少安，十三岁为

了减少家庭负担，离开喜爱的学校和青梅竹马的润叶，

毅然地加入到家庭的劳动中。当妻子提出分家时，他坚

决不同意。他以自己的人生轨迹表现了中国农民对家庭

的重视，他是完美地阐释传统家庭本位观的人物。孙少

平即便离开农村，在城市扎根生存，仍然不忘那个亲爱

的家，他每月给妹妹兰香寄生活费，减少家里的负担。

他还努力地攒钱，立志为家里盖起体面的窑洞。一家人

（包括成年的儿子和兄弟），总是为了他一家的前途而

共同努力。就从这里，人生的意义好像被他们寻得了。

（二）以地缘为群体的乡情美

在封建的古王朝，都会一般设有以血缘和地缘乡谊

为纽带的乡派组织，如会馆、会所，为同乡学子或商人

提供居住的场所。这种乡情也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找

到源头，儒家所倡导的兼爱思想为乡情意识奠定了观念

基础。路遥之所以在作品中呈现乡情美，和他深受乡亲

的帮助以完成学业是分不开的。在《在困难的日子里》

的主人公马建强是路遥本人求学时的人物投影，当马建

强背着“百家姓粮”踏上求学之路时，心中对乡亲的感

激之情化为抗争苦难的动力。以地缘为纽带的乡情牢牢

地牵动着陕北的游子，每当想起那亲爱的故乡和那块土

地上的人，心中都会流淌着一股暖流。路遥的伦理道德

意识可以扩大到整个乡村，整个陕北地区，其中的关

爱、宽容和乐于助人的美德体现在《平凡的世界》中的

众多普通农民的身上。路遥通过对作品中的普通的农民

互帮互助的描写再次体现了路遥深深的乡土情结，对故

乡的人的赞美，对陕北朴实、善良、乐于助人的农民的

喜爱。

（三）宗族制度下的祖先崇拜

血缘是一个家庭存在的前提条件，在农村对血缘的

认可还有一种更为宽泛的形式，就是“祖先崇拜”。在

中国的封建时代，大姓家族往往有氏族祠堂，每年都会

在一个特定的日子，进行大型的拜祖仪式，用来表达

后人对祖先的尊敬和怀念。后人对于祖先，不得诋毁、

责骂，必须用虔诚的心灵感激祖先、赞美祖先。每个家

族都有自己的宗族法规，一旦后人违反，便要接受严厉

的惩罚，任何人不得姑息和包庇。这种家族规范是用来

约束后人的行为，维持家族秩序的正常发展。在中国古

老的农村，朝廷的规章制度远远没有宗族的法规的约束

力强大。这种“祖先崇拜”的文化体现在路遥笔下的作

品中，是陕北农民的人生信仰，如果忽略它的不规范和

不合理性，不失为一种良好的社会制度。在路遥的作品

中，细细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化的存在。在《人

生》中，当多年在外的高玉智回到家乡时，身为长兄的

高玉德带着弟弟来到祖坟，进行祭拜。尽管高玉智信仰

马克思主义，对这种所谓的旧式封建活动嗤之以鼻，但

是在家族力量的信仰下，还是表现出他的虔诚和尊敬。

在路遥的作品中，还有一类新式农民，他们不再保留着

对祖先的神秘崇拜，不认同这种精神上的信仰。他们反

感于这种顶礼膜拜的祭祀方式，只是在心里保存着对祖

先的尊敬和怀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祖先崇拜”

和宗族制度已经无法体现出它的统治力量，但是另一方

面也在警示后人要排除政治偏见，找到自己的根，培养

自己的家族归属感。

三、爱情叙事中的浪漫文化

民间传说是普通的劳动农民创作的和某一历史人

物、地方文物、社会风俗相关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他们

的文化心理。古老的中国民间爱情故事大多是充满理想

和浪漫色彩的故事情节，如凄美浪漫的牛郎织女的故

事，催人泪下的梁祝化蝶的故事。因为陕北的沟壑纵横

的山川地貌，陕北农民的生活环境是具有诗意文化的自

然地貌和民俗风情，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是发生在这富有

诗情画意的大地上，尽管有着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我

们可以看到陕北农民的朴实、真挚、浓烈的情感。路遥

也是一位具有理想色彩的诗人，虽然他的恋爱经历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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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痛，但是作为黄土高原上的儿

女，他对爱情还是寄托了美好的愿望，不管结局如何，

终究那美好的爱情给生活在困难中的人希望和甜蜜的回

忆。

（一）对传统爱情叙事模式的继承

中国古代历来的民间爱情故事大都继承了“才子佳

人”的故事情节，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往往超越了社会

地位的局限性，在人生志趣的精神层面达到了统一。这

种叙事模式的影响是深远的，从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可

以找到许多范例。如《牡丹亭》中的张生和崔莺莺的故

事，它是典型的富贵小姐和穷书生的爱情模式。深受传

统文化影响的路遥，在文学创作中一定程度上也对这种

模式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平凡的世界》中出生在农村

的高加林，是一个优秀的知识青年，他那潇洒的风度、

漂亮的体型、对于知识和精神的追求和大男子气质深深

打动了来自城市知识阶层的黄亚萍。他和城市姑娘黄亚

萍的恋爱显然是“才子佳人”的模式，但是另一方面他

对农村姑娘刘巧珍的抛弃也是“负心郎”的情节模式。

路遥从道德层面上谴责抛弃土地的“负心郎”，从思想

层次上倾向于有着志同道合的“才子佳人”模式，传达

出他对纯洁的，没有利益掺杂的爱情的向往，以此来弥

补自身的人生缺憾。

（二）浪漫爱情表达中的诗意文化

爱情本身就是浪漫的，是富有诗意的内心情感。陕

北农民的爱情是和土地上的一切有着密切联系的，大

山、河流、树木、星空都参与了他们的爱情维度中，发

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杜梨树”的意象多次出现在路

遥的作品中，它是爱情的象征。在《平凡的世界》中，

它见证了田晓霞和孙少平的爱情初吻，是爱情约定的诗

意圣地。杜梨树下的浪漫风景是他们吐露热切爱意的

诗意化环境，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了不可抹灭的甜蜜和

幸福。杜梨树是孙田爱情发展的一个线索，既是他们

纯洁爱情的写照，又隐喻了他们美好爱情的悲剧。信天

游是陕北民歌的精华，是陕北农民用来表达情感的直接

方式，真实地记录了陕北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对纯洁爱情

的向往，体现了陕北农民爽朗的性格。当青梅竹马的润

叶和少安来到小山湾时，远处飘来了信天游的歌声，

“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儿水上漂，水呀

上漂来呀想起我的哥! 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

呀，你等一等我……”这美妙的歌声委婉地表达了润叶

对少安的思念，切合人物的内心活动。《人生》中的高

加林在遭到城市文明的排斥后，悲痛地回到黄土地上，

有一个孩子唱起了信天游，“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

才回来……”这古老的歌谣中唱出了沉重的谴责，对高

加林的内心创伤是强大的，是普通的表达方式表现不出

来的。这种带有地域性的原生态民歌有着丰富的文化意

蕴，是陕北农民自创的歌曲，不受形式的限制，随意地

唱出内心的情感，为路遥的爱情叙事增强了地方文化色

彩。

结语

路遥作为陕北农民文化的本土作家，}对于农村和

底层农民的抒写，对于土地有着深深的恋母般情结，对

于农民的人性美的肯定，对于乡土爱情的诗意化描写，

都是基于自己的人生体验，用最为质朴的语言表达着对

土地最为诚挚的感情。他的作品中，有冷峻的现实，

有浪漫的诗意，更有人性的美好和生活的温情。他抱着

“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进行创作，把自己的

生命献给了文学，读者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前进的动

力，用劳动哲学去勇敢地面对残酷的现实生活。典型的

陕北地貌形成了独特的陕北农民文化，进而影响了作家

的文学创作，每个人物性格的塑造、活动的安排、情节

的设置都无不染上了浓重的陕北文化色彩。虽然深受传

统文化的影响，路遥的作品没有突破农民观的角度，从

理性层面全面地审视社会变型期的农村变化和农民思想

上的革新，但是渗透其中质朴的人性美还是给读者的心

灵以强烈的震撼。对于路遥文学的研究，希望更多的学

者可以更多的视角、更为深层的维度分析作品的历史意

义和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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